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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头摄影 杨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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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记

从天堂跃入人间
弹性的水有着精确的计算
与身边太阳的光芒相比
它的纯净里加入了些风的重量

有时候，这流水也暗含着
猜测，打探，确认
在河流拐弯的地方
先是犹豫，然后才是一泻千里
转瞬即逝

我已不记得，春天赋予这田野
多少明亮和开阔
但我却知道，种子在地下膨胀
树木的枝丫天天向上

我熟悉这样的心花怒放
现在，忧伤还没有笼罩它

溪水喧哗，却比雨声更轻

每年春天，斑鸠都会带来
新的种子和记忆

少女也爱春天，她们以花粉
过敏者的名义
爱着山野里的芨芨草和波斯菊

那些植物，都是一年一生
一年一死
雨水使它们成为春天馥郁的一部分

春天去爬栖霞山，我会带着一本

薄薄的《诗经》

如果觉得不够，那就再带一本
厚厚的《植物学》

一棵蒿草高过三月和四月

梨花在二楼的枝头沉默，地锦在
白色的院墙上
听G弦上的咏叹调

“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吧？”

一棵蒿草，高过了三月和四月
没有人告诉它惊蛰和春雷
它还是会靠风和云来判断

“一场春雪落在了田垄，绿色的
卷心菜上还顶着雪……”

它的担忧是真的。夜归途中
我踩着满地的落叶走路，还没有
看到天上的星光

一棵蒿草，高过了三月和四月
哀伤的春天之后
它还是要为明天铺好新的纸张

“杯中的啤酒花开始歌唱
请相信
沉寂的石头，它就要开花！”

蕨类的春天

蕨类们蜷缩着叶子，探着头
像婴儿举起了小手

这些缀着雨水的植物，都带着
向上生长的螺旋桨

“风轻云淡的抖音中，蜂虫的鸣唱
才是最好的伴奏。”

花朵盛开的早晨，铁线蕨
和狼尾蕨
在大自然中找到了安慰

——春天真好啊，春天的善良
总是见者有份

蕨类们心底的旧伤，被悄悄地治愈

卉木志

我不识人间的桤木，雪松
也不识栾树和水杉
这让我，总是羞于在人前，谈草木
包括野杜仲，和乱蓬蓬的剑麻

昨日，河水暗涨，我想去山冈
看遮天蔽日的蒿草，撑起蓬勃的叶子
也看山笋和地衣，心肠柔软，骨刺坚硬
日月之外，参悟的生死

“春风吹卉木，大海放禽鱼。”
迟迟而归的春日，平和温暖
草木生长的愿望，却如火山
泉涌，焦灼，无法遮拦

这些人间的橡树，槭树，花楸树
枝叶涣散，在春天里
它们呼应了一个沉默者，内心的空旷

春日迟迟

口吐莲花的人，羡慕的是禅定和灵修
小睡的人，在梦里也说春天的事
可是没有羽毛，它怎么飞回家

遍地的野荠菜，还没发绿芽

有人轻轻地撩拨它
可是没有暖阳，它们怎么开枝，怎么散叶

到了四月，梨树才会开出白色的花
这密集的忧郁，一年一次
但风从来不问，它是为谁白的头

燕子每年回来一次，院子里的老槐树
也从来不问，它是凭着什么
找到自己去年的家

别在意啊，它们的讷言和沉默
它们只想遇到谁，就把春天送给谁
每年都是这样——

蟋蟀草匍匐在杂灌木下，更远处
是密密匝匝的黑松林

时光曲

我走在岸边，我的心散落在江水里
我去上游，只看到连绵的山体
和繁华的落日

春天泄露的天书，一次次被草海淹没
我去下游，跌宕起伏的
不是蓬勃的灌木

枯树上长木耳，琥珀里藏着泪
我且忆且悲，是个颓废的病人
在藤萝树下抄写经书，在草地上沾花惹尘

时光若是踢踢踏踏，摇摇晃晃
我就与它一起，倾斜，起伏，汹涌，动荡

时光若是一团，一卷，像茧子里抽出丝
我就与它一起，发光或照亮

我从来不指望，那些盟誓，泪水，轻怜蜜爱
还能沿着芦苇的芽孢，重新走回来

遇到谁遇到谁，，就把春天送给谁就把春天送给谁（（组诗组诗））
阿阿 华华

日子总是杂沓啰唆，可庸常繁
忙的碎隙里，我喜欢让自己停下来，
静下来，与自己相处，与喜欢的事物
相处。

比如花季，邀三五好友赏花，固
然挺好，可偶得的短促闲暇，实在不
够呼朋唤友，我就独自去会晤粉的
海棠、红的紫薇、黄的榆叶梅、白的
野棠梨……在宽广的天地间，我自
由自在，无拘无束，孩子般在大小花
枝间跑来跑去，把每一树花都要来
回打量上好几遍。花的浅淡、随性，
盛放时的热烈、惊艳，以及凋谢时随
风飞舞的洒脱、坦然，无不蕴含着一
种生命的智慧与哲学思考，无不给
人以生命的启迪与超脱，达观与释
然。其时，柔柔的小风绵软舒坦，空
气里有着阳光和泥土的气息。我悠
闲地流连在花丛间，听着花儿开放
的声音，听着鸟儿在繁花深处的悄
悄话，内心轻松简单，和悦芬芳。

有时候，我会一个人待在小书
房里听《舒伯特小夜曲》《平湖秋月》

《蓝色的多瑙河》……那一刻，我贫
乏粗糙的内心也变得丰富柔软起
来，伴随着音乐情绪或忧伤沉郁，或
明快激昂。一次，在循环播放《蓝色
的多瑙河》时，斗室里春意盎然，河水清凌，花木竞艳，飞鸟欢
唱。春天的讯息乘着音乐的翅膀，将我带到了从未踏足的多
瑙河畔，我在多瑙河畔的春光中欢快起舞，自在漫步，恣意奔
跑，心灵的山河在那时那刻里多姿多彩，蓬勃烂漫。

一天下午，难得工作提早结束，我赶忙走出办公室，想去
看看久违的黄昏。一小会儿，我便来到马路对面的大学校园
里。夕阳悠悠的余晖落在慵懒疲倦的大地上，校园里的花草
树木昏昏沉沉的，枝丫间散发着喑哑微弱的柔辉，这一切都让
我很喜欢。天气并不算冷，晨曦园内干净幽雅，多有情致。冬
日夕阳里，那些落光了叶子的树木枝柯疏朗，玉兰与桂树深深
的绿荫里鸟鸣阵阵，梧桐枝上有个大鸟窝高耸醒目，雪松林里
六角飞檐的恩师亭安稳灵巧，还有曲径长廊边那处石桌石凳，
微风里“飒飒”起舞的翠竹，都让人很开心。我在这里随便走
走看看，偶遇一丛竹子，竹竿深紫色的，感觉很异样，手机拍照
识别后得知是紫竹。本就喜爱竹子，没想竟然认识了紫竹，感
觉好似红尘遇良友，满心欢喜！走时，默默思忖，日后一定还
要再来看看的。

去年在东郊散步时，遇见一处梅花，十六七棵不大不小
的老梅树便记在心间了。今年年前约婷姐一起去看梅花，
打算顺便晒晒太阳，去趟龙凤道观。不巧梅花却没有开，枝
头满是深红色的小花苞。我们毫不失望，照旧在那些梅花
树中间跑来跑去，一逛就是小半天。我们看看这树，瞧瞧那
枝，似乎缀满枝头的是许多期盼已久的礼物与热腾腾的快
活。末了，我俩站在北环后的高坡上，高嗓门呼喊着，挥洒
着心中久违的快乐。

有时得闲，精神尚好，我会将屋子好好打扫整理一番：擦
地板、修花草，整理书桌与阳台，让零碎的物件各归其位。然
后沏一杯茶，切一盘水果，独自安静地坐着，呷着清茶歇息。
柔柔的阳光从明亮的玻璃窗伸进来，落在房间里，也落在我心
里，我感到惬意而安然。这样的午后，我也觉得很美好。

近些年，安静已成为我的一种习惯。冬月逢雪，我会静静
地坐在阳台上。书桌上的茶花开得正好，桌上红茶徐徐飘香，
窗外天色灰青淡雅，不亢不卑，万里长空白雪飞舞，窗边光秃
秃的合欢树上，两三只不怕冷的小雀顽皮地欢闹着。我腾出
心思，给花，给茶，给窗外的世界。渐渐地，山川万物都披上了
莹白的羽衣，和我一起默默倾听着此刻苍天与大地的窃窃私
语。远山、旷野、雪花、楼宇，以及屋外楼下的一切……都是老
相识，我们安心踏实地相互陪伴着，放任和满足着我对于一个
冬天的所有想象与思考。

一直存活在世俗之外，像一个人孤居于空气之中，与周围
的繁芜格格不入。然而每次这些时候，我却如同一只栖居丛
林的小鸟，沐浴清风，无拘无束，轻松自在。

清

欢

孙

荣

老 家 金 陵 寺 镇 ，在 商 州 区 也 算 得
上是大镇。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作为曾经的小学
生、中学生，后来考上大学，翻过秦岭，我见
证了金陵寺的辉煌和落寞。参加工作后，
我更为真切地感受到了金陵寺这一神奇土
地萌动的生机、勃发的活力。

拉 开 记 忆 的 话 匣 子 ，还 是 从 小 时
候说起吧！

老家多山，“开门见山”就成了调侃的
一个话语，可用在老家，实在是合适不过
了。站在庭院，就可以看见门前的高山，俗
称“北崖”，北崖可是名副其实的悬崖，山上
有很多中草药，满山的白骨松，由于山过于
陡峭，上山采药就成了奢望。因其险峻，难
以攀登，加之山上有许多洞，就为北崖增加
了些许神秘色彩。

北崖横亘在管家坪和熊耳山的中间，
将川道一分为二。后来，熊耳山中学合并

到金陵寺中学，我才有机会了解熊耳山。
虽说熊耳山离家不远，可在交通不便的年
代，短短的一段距离会变得遥不可及。

我上小学期间，作为曾经的工业重镇，
金陵寺镇已慢慢走向了落寞，随着工人从
电石厂、铁厂下岗之后，铁厂院子便逐渐荒
芜了，河北岸的职工宿舍改建成学校，和金
陵寺中学连成一片。接触了更多的同学，
才更多地了解了金陵寺镇。从我的那些同
学口中得知了更多的村子，知道了“鱼米之
乡”的全湾以及全湾水库。我们沿着河道
打鱼，去全湾水库游泳，也曾骑着“二八大
杠”去土地岭飙过车，下过水库扯马莲，上
过显神寨遥望商州城。

班级有许多从熊耳山中学转下来
的学生，我和他们成了好朋友，才更多
地了解了熊耳山。熊耳山煤矿，矿上工
人的生活，让人眼馋的澡堂子，听着他
们绘声绘色的描述，这样的生活成了我

多年羡慕的生活。金陵寺中学离我家
四里地左右，石灰窑依山势修建在路两
边。依托着金陵寺得天独厚的石灰石，
石灰窑如雨后春笋般从熊耳山山脚一
直建到房店村。金陵寺镇的石灰粉白
细腻，是粉刷房子的上等材料，烧制出
来的石灰在商州、丹凤、商南、山阳供不
应求，甚至远销河南。

石灰窑烧制石灰，大量煤炭排放出的
黑色烟气笼罩着山沟，变成了人们挥之不
去的阴影。后来，生态环保理念逐步深入
人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得到更多
人的认同，也让越来越多的人为之努力。
一些厂子关闭后，越来越多的人走出深山，
奔向北、上、广、深谋求发展，越来越多的人
在西安等地站稳了脚跟，劳务输出成了金
陵寺镇一张亮丽的名片。

参加工作之后，欣喜地看到了家乡金
陵寺的发展变化，陕南移民搬迁、美丽乡村

建设，让千年重镇焕发出勃勃生机。曾经
储存粮食和水的罐罐，这一生产工艺，被列
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更多人的传
承。观“熊耳日出”成为网红热点，去熊耳
山显神寨登高望远，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青睐，管家坪的玉石、鸡山以及千年银杏
树，被更多的人熟知。

每当有人问起：“老家在哪里？”我都会
自豪地说：“老家金陵寺，出了商州城往西，
过了已经拆掉的收费站旧址，旁边正在建
设的高铁桥下有一条小路，那就是通往金
陵寺镇的路。”在这条路上，有一座牌楼，两
边刻着这样一副对联：千年古镇腾飞在即，
一方热土开发正酣。

短短的一副对联，诉不尽沧海桑田、斗
转星移、日月变迁！经过一个冬天的蛰伏，
那些蓬勃萌发的生机，正在蠢蠢欲动，美好
的春天即将来临。家乡金陵寺的春天也即
将来临，也必将来临。

老 家 金 陵 寺
李 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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